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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
当选为法国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综合学
科”类终身通讯院士。作为 200 多年来首位进入
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华人和最年轻的通讯院士，
董强曾旅法 12 年，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是我国著
名翻译家和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

那么，他对我国高校在翻译人才培养和人文
社科教育方面有着怎样的认识？西方又有哪些值
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了董强。

培养翻译人才要有跨界思维

《中国科学报》：您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还担
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一职，那您觉得
我国当前高校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存在哪些
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何在？

董强：翻译家不是一个职业，总是依附在别
的上面。比如傅雷，他本身是作家、评论家，写了

《傅雷家书》。翻译是他所有行为中的一部分，可
以说是体现他价值最好的一部分。但他整个人的
知识体系并不是建立在翻译上的。在研究的过程
中，他觉得是一本书好才翻译过来，这与专业知
识相关。

翻译往往是由此带动的。
国外有专门的翻译学校，但是那些学校并没

有涌现出一个大翻译家。他们只是把语言当成了
工具，所学的都是一些实用的翻译知识，进行各
种口译、同声传译等，各种会议、商谈他们都能翻
译，但是并没有一个人会给你翻译一本书。

所以，翻译就难在这儿。我国高校也如此，它
是大的体制问题造就的结果。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解决翻译人才培
养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什么？

董强：我觉得，培养翻译人才要加强人文教
育，要跨界，需要外语人才与人文教育的结合。

当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曾受到了很好的
基础教育。比如，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客户
才能，我们都可以去听。作为北大的那种人文气
质，我们随时都能够享受到。

如今，要解决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就
需要适当淡化专业化概念。如果学法语，就纯粹
把它当作一种语言；或者学历史，就纯粹研究中
国历史，这是远远不够的。再比如，现在过于强调

国学，这也是很不好的，因为中国文化本来就受
到印度和西方的影响，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要培养翻译人才，一定要带有开放式
的、跨界的思维。

人文社科“功夫在诗外”

《中国科学报》：既然您觉得培养翻译人才需
要加强人文教育，那么您觉得目前人文教育有需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董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成立之初，
还没有“人文社科”这个词。现在法兰西学院保持
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名字。但是看里面的分类，包
括历史、哲学、经济等，其实就是人文社科。

我在法国十多年，确实学到了人文社科知
识。中国有句话叫“功夫在诗外”，是说一定要注
重诗外的功夫。人文社科也是如此。

人文社科要有大的格局，一定要超出自己简
单的专业知识。而且眼光越大，兴趣越广泛，了解
的知识越多，越容易突破。越是在跨界的情况下，
就越能够在人文社科方面出成果。

比如我的导师米兰·昆德拉，他为什么能够
提出独一无二的小说理论？就是因为他将音乐和
小说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做过类
似的尝试，但是像他这样全方位地把音乐和文学
创作从历史角度、结构角度、内容角度等联系在
一起的，只有他一人。因此他跨界了，写出了《小
说的艺术》。这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论著之一。

这也是我提倡多花些时间在艺术上的原因。
我个人花在艺术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在文学上
的时间。我一直创作书法，因为书法是中国精髓
性的东西，它既是传统艺术，又是文字，同时也是
图像，还很现代。书法带给我很多灵感和启发，现
在我的很多创作欲望也是来自书法。

学法语之后，我并没有把书法丢掉，甚至还
举办过书法展。书法成了我交朋友的一个重要途
径，很多艺术家看到我的书法后会想跟我交朋
友。书法给我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为
我打开了很多渠道和领域。

我研究中法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
很多领域是相通的。而且越打通更多的领域，达
到的成就就越高，走得也就更远。

总之，人文社科需要大的格局，从大处着眼，
然后从各个细小的地方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就需要跨界，需要各方面的知识。

人文社科教育需要世界视野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我国高等教育中
人文社科方面的现状？

董强：中国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
大的潜力，因为我们的文史哲是整个传统文化的
核心。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延续中间出
现了“断层”。

现代人文社科的奠基者都是西方人，读社会
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绝大部分的经典著作都是
西方人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难做到的就是
到底该如何面对西方在人文社科方面的位置。现
在，我们有过度的国学化、自我民族化的趋势，这
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人文社科方面存在的
问题。

我认为，现代人文社科要想再丰富，或者说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就要解决态度问题，就
是我们怎么面对西方在整个人文社科里的位置。
否则，我们很可能每说一句话都要想一想，里面
有多少成分是外国的，有多少成分是中国的，这
样的话，学问就没法做了。

要把人文社科看成是整个世界文化的一部
分，中国经验是世界经验的一部分。世界经验可
以解释中国经验，同时，中国经验也可以解释世
界经验。只有这样，人文社科才可以上升到新的
高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与西方的专
家学者们交流。

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自己的东西，或者只讲中
国经验、中国故事，就会很难。不存在纯粹的中国
故事，我们一定要参照一下西方。

《中国科学报》：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属
于法兰西五大学院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外人文社
科的差距？西方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董强：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文社科曾经
一度非常辉煌。但是现在，它在全世界都遭遇到了
危机，法国人文社科也不例外。不过，它是法国比
较成熟的学科，各个领域已经出了无数的杰出人
才，它肯定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借鉴的，那就是加强基础
教育。人文社科需要比较全面的基础教育。就是
在本科的时候，尽可能让学生接触学科领域内的
经典著作，扎扎实实地了解这个学科是怎么来的，
然后掌握这些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我坚持中西要合璧，融合得越好，教出来的
学生质量就会越高。因为世界需要参照，人文社科
需要参照，不能纯粹地就事论事。

我们要鼓励学生多学一门外语，多接触一些
经典的著作，并带到国内。德国有德国学派，法国
有法国学派，美国有美国学派，这就已经是三门语
言了。如果每个语言都会，在这种参照下，再把我
们中国经验放进去，那就不一样了，就不再是纯粹
的自说自话了。

人文社科教育需要世界视野，这非常重要。
我们的实践和经验，在整个世界的参照之下才能
体现它的价值。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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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第三届广州国
际教育博览会期间，由 3000
多名准留学生、海外在读留
学生和已毕业留学生参与的

《2016 留学安全调查报告》
发布。调查显示，大部分留学
生对在海外如何避免侵害,
以及遇到安全威胁时该如何
应对并不清楚。

具体而言，在发生校园
枪击、恐怖袭击事件，或遭遇
抢劫、绑架时,明确知道该如
何 应 对 的 留 学 生 只 有 约
20%。34.5%的留学生表示遇
到安全威胁时不知道如何应
对。56%的学生表示并没有
掌握急救常识。

与此相对的是，仅在刚
刚过去的 11 月，就发生了美
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持刀
袭击事件，以及留学德国的
中国女学生在德国遭遇性侵
并被抢劫。今年夏天，美国芝
加哥大学多名中国女留学生
在校园内遭遇持枪抢劫……

随着国内学生出国人数
的持续增多，留学生在国外
的人身安全问题也愈发显得
重要。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
便是———谁来为准留学生们
补上安全这门课？

之所以用“补上”一词，
是因为安全教育其实本应是

贯穿于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教育始终的，但
遗憾的是，长期的应试教育下，国内学校的
安全教育开展始终不力，这也是中国学生
在外频遭意外的重要原因。

鉴于当前留学安全教育普及度不高的
问题，今年 5 月，教育部曾会同有关单位，
连办了 80 场平安留学培训。这样的培训当
然是需要的，但必须承认，80 场培训虽然不
算少，但依然属于阶段性的行为。目前，作
为学生出国留学的两个主要推动力量，高
校和留学中介机构都没有建立具有一定持
续性的安全培训机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
因也很简单———对于留学生安全教育的好
坏并不影响学生留学本身的成败，即使不
做也不影响“留学工作成绩”，哪怕学生因
此在国外出现危险，相关机构也不会有任
何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机构对留
学生的安全教育动力自然不足。

因此，作为学生留学前最后“打交道”
的机构，我们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对高校和
留学机构的安全教育进行一定的引导和约
束，甚至可以建立起相关的责任追责制度，
只有在内外均有动力的情况下，对留学生
的安全教育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记者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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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传真

北大法语系主任、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通讯院士董强：

人文教育需要世界视野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人文社科要有大的
格局，一定要超出自己
简单的专业知识。而
且，眼光越大，兴趣越
广泛，了解的知识越
多，越容易突破。越是
在跨界的情况下，就越
能够在人文社科方面
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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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17 年度公务员（课程）录用考试
公共科目笔试在全国 31 个省（区、
市）47 个城市的 900 多个考点同时
举行。据统计，本次考试共有 120
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申报
2.7 万个招录计划，有 148.63 万人
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113.7 万
人缴费确认参加笔试，98.4 万人实
际参加考试，参考率约为 86.58%，
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
约为 36：1。

其实每年公务员报考之后，都
会有学生放弃缴费确认参加笔试。
缴费确认之后，还会有人放弃参加
考试。比如，2016 年度公务员招考，
共有 139.5 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
审查，106.9 万人网上缴费确认参
加笔试，近 93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
共 46 万人放弃；2015 年度公务员
招考，先有 141 万人通过招录机关
的资格审查，之后 105 万人网上缴
费确认参加笔试，近 90 万人实际
参加考试，共 51 万人放弃考试。而
2014 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
152 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
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 99 万，放弃
人数为 53 万。

舆论普遍比较关注公务员报
考人数，并以报考人数多少来分析
公务员报考的冷热，却比较少关注
公务员考试弃考现象本身。而公务
员考试弃考现象更能说明公务员
报考为何这么热。连续多年 50 万
人规模左右的公务员考试弃考表
明，有大批学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参加公务员考试报名的。这种心
态折射出我国十分严峻的大学毕
业生就业形势，以及大学生就业缺
乏理性规划。

在去年和前年，舆论曾分析公
务员报考降温，其理由是由于实行八项规定、反腐，
导致公务员灰色收入减少、公务员岗位吸引力减
弱，进而报考人数减少。很显然，这一分析仅仅看到
表面，而没有分析具体实质———有多少是冲着灰色
收入去报考公务员的？用这种逻辑如何解释今年公
务员报考人数又增加了呢？因为报考人数减少几万
就认为降温，这是很不理性的。

笔者并不认为当前我国公务员报考存在降温
趋势。我国公务员报考为何一直高烧不退，其实与
三方面因素有关，而这三方面因素一直没有消失，
因此，公务员报考不可能在短期“降温”。

这三方面原因首先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由于
就业形势严峻，只要有工资待遇不错、比较稳定的
工作岗位，都会有很多学生去投简历，大家所见的
是大学毕业生到处赶场子参加招聘会，四处投简
历。多年前有媒体调查，我国大学毕业生的简历浪
费（漫无目的投简历）就达 20 亿份。那么多大学毕
业生报考公务员，也是出于这种“有机会就不放过”
的心理。

其次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面很窄，一直以
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地域集中、行业集中、岗位
集中的问题，大学生追捧公务员岗位，就是行业、岗
位集中的体现。而且在选择具体公务员岗位时，也
存在进一步集中的问题，即关注中央、省一级的公
务员岗位，而对县乡一级的公务员岗位不感兴趣。
虽然很多人劝大学生选择有创新挑战的工作，可创
新创业选择对大学生来说并不容易。

第三是大学生迫于就业形势，大多选择先就
业、再择业（即不管喜不喜欢，先有一个岗位再说），
加之追求初次就业率的高校，也催大学毕业生落实
就业工作，不引导学生对择业进行理性规划，很多
学生有“抓到篮子就是菜”的想法，这种想法虽然务
实，但也有诸多问题，包括在求职过程中，只要有机
会就“抓”住，随后有了新的机会就放弃前面这一机
会，以及就业之后很快就对岗位不满意而选择跳
槽。调查显示，毕业半年内跳槽的毕业生达到 30%。
50 万考生放弃参加公务员考试，有相当多数就属于
想先抓住机会，之后有新机会出现而放弃这种情
况，他们并没有考虑好公务员岗位是否适合自
己———不仅在报名确认时有放弃，在确认后参考时
有放弃，在面试时还有放弃。

换言之，50 万考生放弃公务员考，凸显了相当
一部分学生在就业季的迷茫，他们在报名时并没有
想好自己要不要做公务员，只是把这作为一个机会
而已。改变这种情况，需要给大学毕业生创造出更
多有效的就业选择，同时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就业指
导，引导他们结合就业形势和个体的个性、能力，选
择适合的自己的就业岗位，应该做到在就业中进行
理性的择业规划，以增加对就业岗位的满意度。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公务员考试降温。

（作者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工程师同样需要“科研型”
姻理查德·弗洛斯

英国著名发明家詹姆斯·戴森爵士曾经说
过：“工程师是能够为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挑
战———包括可持续发展、住房和人口老龄化创造
实际解决方案的人。这样的人要多多益善。”

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英国皇家工程学院的分析表明，到 2020 年，

英国需要超过一百万的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
满足行业需求。企业、政府、教育部门和专业团体
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工程师的人才问题。为
此，英国许多企业和学校之间举办了联谊活动，

共同创造工作实习和项目实践的机会。
尽管大学正在努力填补工业界的空白，但仍

然存在着一种风险，即忽视了我们自己的需求。
我们真的是在尽最大努力去鼓励最有前途的工
程毕业生成为未来的学术界权威吗？而这正是英
国皇家工程学院在最近一份关于工程毕业生从
业方向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

这份报告显示，只有 3.2％的英国工程毕业
生会继续从事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工作。这个结
果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喜闻乐见的，但对学术界不
是，尽管这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即将
毕业的学生，他有成为一个优秀研究人员的潜
力，但当我问到他是否考虑读博士时，他回答说
企业已经给他提供了工作，在他看来，能直接工
作就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我们吸引不了更好的学生投入到科
学研究中呢？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工程学本科生
可以收到大量关于行业中潜在职业的信息和获
得工作经验的机会，但是直到他们下定决心投入
工作，我们也很难提供给他们体验研究的机会。

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研究环境通常是在他们
最后一年的项目中。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给他
们提供在本科课程中进行研究的机会。以研究为
基础的教学和基于探究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在大
学本科课程中更早地接触到学术方法，与工程研

究人员进行互动以及了解他们的工作，也可以大
大地提高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兴趣。

大学对提供给学生一定的工作实践机会感
到自豪，但他们应该同样热衷于提供研究机会。

我们于 2014 年建设了英国谢菲尔德工程领
导力学院，让本科生在学位早期阶段接触研究工
作。我们每年批准最多 10 个研究助学金，学生需
要完成为期 10 周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 3D 打
印、核废料和碳纤维材料等领域。通过这样的研
究，他们获得了更多可转移的技能来进入他们未
来的职业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工程行业。

在理想的世界里，实践和研究这两者是不会
互相排斥的。我想看到更多的工程学博士进入工
业工作，反之亦然。英国工程行业的最佳解决方
案是培养理解研究工作的工程师以及具有行业
经验的研究人员。更多工程学毕业生选择学术研
究将最终意味着工业的胜利。

但是，这需要改变高等教育的普遍文化，以
便学术界能够留住那些更具有光明前景的年轻
人。如果我们想要在工程行业和学术界都拥有最
好的工程师 ，大学就需要从现在开始，积极促进
研究工作，以此来作为向工程行业迈进的同样重
要的第一步。

（作者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程领导力学院
院长，田思敏翻译）

办大学无须理会“文字游戏”
姻张婷姝

对中国高等教育而言，2016 年注定是不同寻
常的一年。暑假期间，正当高考招生如火如荼进
行之际，教育部宣布包括《关于继续实施“985 工
程”建设项目中的意见》《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
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等在内的一批规范
性文件失效，将“985 工程”“211 工程”等重点建
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有人戏称，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折腾史”上又
一浓重一笔。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国内
众多名校为了在未来的教育资源分配中占据主
动，纷纷报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北
京大学甚至在“双一流”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伟大
的学校”的宏伟口号。

在这些概念和口号不断变幻的繁忙景象之
下，人们多少会心存疑虑，觉得办大学似乎已成

了玩“文字游戏”。这些“游戏”使得高等教育界远
离了平静，而剩下的唯有喧嚣。大学的各级领导
辛苦地应付着名目繁多的检查、考评、评估和巡
视，大学内的芸芸众生也为贯彻落实各种改革号
令疲于奔命，这些似乎已成为大学的常态。那么，
大学要如何办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而回归正常？
要笔者说，办大学真的无须理会这些“文字游戏”
的烦扰，抓住学术的根本，以静制动方为上策。

这就要求大学管理者要尽力为师生营造安
静而自由的学术氛围，杜绝大学的学术在繁华中
陷入平庸。诸葛亮曾在《诫子书》中所说：“夫学须
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安静而自由才是教育应有的环境和氛围。大学应
当尽量多地吸收那些有志于成为“学术建树者”
的师生，鼓励他们秉持高迈志向，允许他们优雅

而自由地发呆，为学术知识的创新“养根俟实、加
膏希光”。

这就要求大学在当代社会对大学日益增多
的需求面前，仍要坚守以学术育人的使命。育人
是大学的立身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
学的各项发展均要以育人为重，关注学生的发展
需求和成长规律。为此，应立足于普遍价值的“通
识教育”，帮助青年发展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使他们能够因此而受益终生；为此，应大力发展
教学学术，摈弃“注水式”的教育，实行“点火式”
的教育。总之，要努力促使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成
为一个身心和谐发展的有教养的人，而不仅仅是
一个专家，甚至是有技术的野蛮人。

所幸的是，现实中不少大学已经认识到“文
字游戏”的危害，为大学重返清静而和自由做着

各种各样的努力。
比如，2016 年，清华大学为每位大一新生送

上《瓦尔登湖》一书，希望同学们通过该书汲取到
在宁静中“追问本心、坚守初心、笃学砥砺”的启
发；笔者所在的南京理工大学校长付梦印也在
2016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深切地勉励同学们，
要坚持梦想，以一颗责任心、进取心和平常心，
学习师长们静心求索、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把
自己打造成兼具“军工魂”和“创新志”的“杰出
匠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努力和尝试今
后还会有很多。唯有重返清静和自由，不随外部

“游戏”的变化而随波逐流，学术的高贵、学者的
尊严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大学也才能真正进
入一个自主的世界。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

高教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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